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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歌】

论论辈辈份份

【家长里短】

吕富苓

回老家上坟，我让孙女叫舅老
爷、姨姥姥。孙女问：“不是老人都
叫奶奶、姥姥吗？”是呀，论辈分是
个很复杂的问题。

在农村，同一姓氏的人是按辈
分对待和称呼的，父母以上的为长
辈，要尊敬；自己以下的为小辈，要
爱护，这叫尊卑有序，扶老携幼。五
服之内的亲家本当，按名字的范辈
字可以很快就分辨出来。

像我范“富”字，和我同辈的人
的名字，中间的字都应是“富”字，
那就称呼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我去
哈尔滨，在市场遇上老乡，是邻村
的。他姥姥家是我的本家，他老爷
范“善”字，和我爹同辈，那他就亲
切地叫我姐姐。

如果是亲戚家的，就得找个同
辈的人做参照物，再上下论辈。比
方到姥姥家，我和舅舅、姨姨家的
孩子同辈，就按这些哥哥姐姐的辈
分排，舅舅、舅老爷、老舅老爷，找
到同辈人了，就好称呼了。

“街坊辈，乱较劲”，是说不是
同姓本家的人，可以按年令、亲疏
关系称呼。在小区里，孩子们除了
奶奶就是阿姨。有的和奶奶是同
事，60多岁的人，打扮得很年轻，孩
子们很为难，不像奶奶像阿姨。

过去找对象得出五服(指不许
一个爸妈、一个爷爷奶奶、一个老
爷爷老奶奶、一个老老爷爷老老奶
奶、一个老老老爷爷老老老奶奶生
的孩子结婚)，避免近亲结婚，影响
后代，现在仍在遵循。两姨亲、姑舅
亲也属近亲结婚，不利于优生优
育，得避免。

现在同姓的人名字随便起，论
辈分就难了。再说到处打工，小区
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只好论街坊辈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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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落起雨来，雨声时
强时弱，雷声忽远忽近，透过窗户
看雨，有种人世悠远，飘渺不知所
踪的感觉。索性什么都不做，就坐
在窗前听雨，滴滴答答，清丽和温
香交织在一起，恍若你在雨中徘
徊。若我此时出去，会不会遇到你
呢？真的遇到那就沿着小路一直
走下去，不担心迷路，牵着你的手
一直走到儿时熟悉的地方。纵然
我深爱你，却终究是你爱我更多
些。你燃起的清晨烟岚和种植在
院墙上的芬芳，以及你用双手捧
起的溪水和挑在锄头上的夕阳都
离你而去，唯有我的心不曾离你
半分。思念你的时候为之欣然，为
之哀伤，我们已是分属两界，无论
多么想你，终不能自由来去。

冷雨敲窗，清泪横流，残风氤
氲凄苦。

一些诗笺，两处相离，奈何聚
首无路。

看夜色已昏尽，安能解心苦？
不忍顾，百日前、痛殇外祖。
驾云鹤、魂魄遁飞何处？
声噎唤不回，有心事、再与谁

诉？
阴阳两隔，剩空屋、痛不忍

睹。
盼重逢雨夜，依然音容如故。

卢嘉善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上
小学的时候，家里穷，买不起也
买不到自行车，所有的跋涉都
靠两只脚。特别是年关，为了把
一年的污垢甚至秽气统统洗
掉，须到15公里外的温泉美美
地泡上一澡，这必然还是成帮
结队，靠不大不小的脚板丈量
山路。

1971年，我有幸踏进高中
大门，得识一批远在边缘村庄
的同学。可能怕常年奔波于家
门校门受累，家长们通常会给
这些孩子凑一辆自行车。记得
我初学骑乘时，就是借一位马
姓同学的破烂车子练习的。在
他的指导下，用这样一辆大众
化的，一轮粗胎一轮细胎的组
合车，让我们很多人都掌握了
要领。

毕业后回到村里，上山下
地的路上，能蹭到马拉大车时，
可是件很幸运的事情，大多还
是肩荷锄镢靠步行。那时，个别
富裕又有门路的家庭，已经可
以用城里人刷下来的自行车代

步了，尽管我也学会了骑技，无
奈家中还是难有闲钱购置，只
好望“车”兴叹。

记得那年“五一”节，村里
的一位老兄结婚，让我和一伙
帮忙的朋友，用自行车到近20

公里的地方驮媳妇。我借了好
几辆自行车，管事的都说：“不
行，太旧了，去带新媳妇怎么能
用破车子，娘家客挑理怎么
办？”听到这话我只好再想办
法。那时，我的一位街坊老大哥
在工会(也就是公社组织的搬
运队)上班，因为工作积极，上
级奖励了一辆自行车的购车
票。他费了九牛二虎的经济力
量，才把车子骑回家。刚接到去
带媳妇的差事时，我就想去求
他，可顾忌人家是一辆新车，没
好意思开口，如今实在是没有
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老哥。
谁知人家连艮没打，在单位里
就让我把才买来不足半个月的
新车骑走了。办完事情去还车，
独自在家的老嫂子，围着车子
转了好几个圈，我知道人家不
割舍爱车，生怕有蹭了刮了的
地方。看她心疼有了磨损的眼

神，我赶紧把婚礼上人家赏的
几粒糖块拿出来，这才解了围。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期，我在外地打工，驻地离厂区
三四里路，来回上下班，是家住
当地一位南下干部的子弟，也
是我的胶东老乡，把自己的自
行车让给我骑。六年后我回到
故乡，参加了邮政投递工作，领
到了崭新的绿架子自行车，这
才有了一个又一个后来彻底属
于自己的爱车，从此，与它们风
雨相伴将近二十年。

时下，置身于尘海车流中，
自行车相对于快节奏的生活，

已经趋于落后，但我想，毕竟是
一款节能生态、绿色环保、经济
健身而泛古老神韵的近距离交
通工具，对推动时代发展有着
不可磨灭的作用，也有着永远
不会消失的便捷功能，是不会
被人们轻易抛弃的。

退休在家的我，有事没事
还是愿意骑着自行车，到周围
的公园景区浏览、采风，但不管
走到哪里，从没有忘记那些教
我学车、借车助我的朋友。我知
道，只有落后的交通工具和流
逝的艰难岁月，没有落后的联
谊理念和泯灭的感恩情愫。

于华

老邵的口碑挺好，不管是
退休前还是退休后，大家一谈
到老邵，都说他是个好人，即使
老邵离开人世已整整九年时光
了。

大家都说老邵很有毅力，
每天晚上都会熬夜写文章。大
家敬佩的是，他一个小学都没
毕业的农家娃，肚子里的那点

“墨水”有限，却发表了百余万
字的文学作品，收获了六次文
学创作的奖项，还自费出版了
七本书，最后成了中国作协山
东分会的会员。老邵打小就务
农握过锄，后来当兵扛过枪，转
业后又捏过粉笔头，别人不晓
得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的。但左邻右舍基本上每天晚
上都会看到他窗口亮着的灯，
映出一个埋头写作的身影，以
至于后来原本挺拔的脊梁写得
有点驼了背。老邵肯定是凭着
一份执着，满怀憧憬握上了笔

杆子，累年累月像农民那样在
方格子里艰辛劳作，耕耘着岁
月，收获着命运。老邵作品里喜
欢用“人毅”的笔名。如果没有
执着，没有毅力，那是无法想象
这个业余作家的生命之笔能一
气写了四十多年！

大家都说老邵处理事很
公道。他能讲很多大道理、小
道理，有时候跟人家说话语气
很粗鲁，但大家不介意，都说
他“话糙理不糙”，这跟他打小
生活的环境有关。老邵弟兄姊
妹六个，后来都逐个成家立业
了，妯娌媳妇多，难免有个家
长里短磕磕碰碰的。都说“清
官难断家务事”，他不信那一
套。不管是娶进门的，还是嫁
出去的，谁不孝敬父母谁不养
活老人，给老人眼色看，一旦
叫他知道了，他就当天赶回
去，把兄弟姐妹召集在一块，
钉是钉铆是铆地讲道理。“国
有大臣，家有长子，俺说了算！
孝顺老的事，天经地义，就照

俺说的那么办！”没人不听他
的，因为他说的在理，一碗水
端平。

大家都说老邵很仗义，豪
爽直率。他是县级干部，结交
的朋友，里面有鸿儒，也有白
丁。人家给他三瓜两枣的东
西，他感谢，记在心里，惦念着
找个机会再给人家还回去，有
时候回赠的东西会是接收东
西价值的一倍还要高。街门口
的小商小贩都随意地跟他称
兄道弟地打招呼。老邵下葬那
天，有一位退休老工人闻讯从
烟台市里赶过来，非要送最后
一程。他跟老邵非亲非故，只
是解释说文革时期老邵在烟
台“支左”时曾接济过他一家，
一直觉着是老感情！

大家都说老邵烟瘾大酒
瘾也大。与诸多胶东汉子豪爽
和直率的个性一样，老邵很早
地练就了酒量，熏出了烟瘾。
他喝起酒来，总是一口一杯地

“啁”，谁也看不出他心里是喜

事还是愁事，当然喜事全家都
知道；抽起烟来，他一根续着
一根，弄得满屋子乌烟瘴气，
特别是在创作时，指间的烟卷
似乎从来没有断过火。但恰恰
是熬夜再加上烟酒的缘故，老
邵身体严重透支最后得了癌
症。患病动了两次大手术，身
体两侧造瘘来排便排尿，遭了
很大的罪。癌病把他啃成了皮
包骨头，还不到66周岁，他就
撒手人寰了。为此他的家人都
常常责难自己为什么不督促
着他戒了烟，断了酒，停了笔？
但家人都知道那是徒劳的事，
因为谁都无法阻止他的一生
所爱，无法羁绊他的精神脚
步。

大家所说的老邵，本名邵
仁义，笔名邵人毅。他是我的老
丈人，他给我留下了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让我敬仰崇拜，叫
人受益终生。在我们的记忆里，
九年前的老邵还是那么开朗豪
爽，他依然鲜活着。

怀怀念念老老邵邵

【追忆逝者】

王维娴

小时候把母亲的唠叨当成
耳边风，但因频率高，所以回音
壁里有了些常用语。

“从小看大”，这是母亲最
早的唠叨，因为我的贪玩不听
话，放学就没了影，害得劳作一
天的母亲还要到处找我回家吃
饭。母亲是个急脾气，唠叨如风
贯耳，大意是要有规矩，去哪里
晚回来要打招呼。虽然还是不
见人影，但我在心里留影了母
亲的话，听话的孩子要往家里
报告行踪。

小时候光知道疯玩，其实
也很乏，养成习惯，饭后在圆盘
(炕上吃饭 )边一躺，枕着母亲
盘着的腿呼呼睡得香，惹来母
亲的唠叨：站有站相，坐有坐
相，睡有睡相，老辈子说“饭后
百步走，活到九十九”，饭后就
睡觉，说归说。

最深刻的一句当属母亲的
那句“80岁也要学巧”。前几年
流行钩织拖鞋，母亲也买来样
子，学着做，全家人脚一双，邻
居串门都艳羡地夸：你家的拖
鞋真别致。父亲的《党员文摘》

和《老干部之家》都是母亲的学
习刊物，每天上午收拾完家务，
在沙发歇坐下，戴上老花镜，我
们就知道母亲的学习时间到
了。有时孩子们的书随手落在
厕所，母亲也会拿去读读看看，
不识的字用笔勾出，过后还集
中解决——— 问问孩子。

小时候我行我素，基本不
把母亲的唠叨当成箴言铭记于
心，现在身为人母，终于体会母
亲的良苦用心，唠叨烘焙了我
们的焦灼。如今已不知不觉的
接过母亲的棒，把这唠叨经挂
在嘴边教育女儿，而且前絮姥
姥说，时间一长，女儿就会接下
半句了。

其实79岁的母亲没什么文
化，只读了小学三年，但她却能
将老辈子的说词融进家常生活
中，教育孩子“人要脸树要皮”，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鞭
策孩子“人穷志不短”。

母亲的唠叨，是求知不怠
的原动力。我是奔四的七零后，
中坚一族，都说上老下小的夹
缝实属不易，可我还是忙里偷
闲的读点书，既愉悦心灵，又陶
冶情操，是精神的伊甸园；既有

小来的银子，又拂拭风尘，这种
与时俱进的境界当真要感谢母
亲。

母 亲 的“ 老 辈 子 说 ”很
多，可惜我记的少，如今母亲

得了脑血栓失语，再也听不
清 母 亲 语 重 心 长 的“ 唠 叨 ”
了。而母亲拥有的那颗向上
的心意，已耳濡目染渗透了
我们的言行。

母母亲亲的的““老老辈辈子子说说””

【母爱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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